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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构建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国外中间品依赖程度测度指标为切入点，细致刻画了出口技术复杂度的

国外中间品依赖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作用机理。 研究发现：首先，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国外中间品依赖程

度提升不利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该机制不仅使国外中间品进口具有引狼拒虎的特征，还使高端中间

品成为制衡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重要工具；其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国外中间品依赖程度提升会通过制约

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两个潜在渠道抑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升级，提高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的

速度与质量可以成为缓解抑制效应的重要突破口；最后，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国外中间品依赖不仅位居样

本国前列，还呈现持续增大的趋势，因而对中国而言，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国外中间品过度依赖和全球价值链

分工地位偏低共存，破解这一窘境的压力与迫切性均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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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全面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和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产业链是中央确立的当前经济发展的重大战

略，也是“十四五”期间确保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１ ２］。 实践经验表明：缩小产品与先发国的技

术差距，甚至赶超这一差距是实现上述战略的关键所在［３ ４］。 为此，中国企业多通过进口中间品和设备

等产业链关键环节产品的形式推动最终品技术赶超［５ ７］，以绕过产业链关键环节自我生产能力偏弱之窘

境。 ＷＩＯＤ 数据显示，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中国对国外中间品的依赖呈现持续加深趋势，如图 １ 所示，进口额已

从 ２０００ 年的１ １１２ 亿美元上升到了２０１４ 年的１０ ５０５ 亿美元，１４ 年间增长了８. ４４ 倍。 中间品进口不仅使

中国制造业最终品的技术复杂度和国际竞争力得以迅速提升［８ ９］，进而能与国外高技术复杂度最终品同

台竞争，为中国经济增长和出口扩张注入了极大的活力，还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出口国和第二大

经济体。 为此，中间品进口已经成为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 而这种依赖于国外中间品实现最终

品技术复杂度快速升级的模式被称为国外中间品依赖型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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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中国中间品进口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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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核心中间品具有生产工艺复杂和创新活跃度高等特征［１０］，是一国生产技术前沿性、产品国际竞争力

和比较优势水平的真实写照［１１ １３］，而生产工艺复杂和创新活跃度高的环节往往是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较高的环节。 由此，自然产生了如下疑惑，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国外中间品依赖会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是否会抑制中间品进口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攀升？ 进口中间品是实现最终品

技术快速深化的捷径，备受国内企业欢迎［１１，１４］，因而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国外中间品依赖模式在中国制造

业的未来发展中将长期存在。 而优化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国外中间品依赖模式和推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

位攀升是我国实现经济增长质量提升战略与产业链关键环节自主可控战略的关键途径。 为此，深入剖析

上述问题的答案不仅有助于中国制造业走出中间品受制于人的困境，还能为中国制定价值链分工地位攀

升、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和产业安全等方面的政策提供有益参考。
二、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说

推动制造业产品技术复杂度的动态优化不仅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赢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支撑［９］，
还是中国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和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重要基石［１４ １５］。
为此，加快提升制造业产品技术复杂度和实现产品技术复杂度赶超技术领先国成为中国制造企业的

共同努力方向［５，１６］。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跨国公司以经济体的比较优势和生产成本为衡量标

准，将不同的生产环节分散于不同的经济体［１７］，该生产模式使各国仅需专注于自身具有比较优势的

环节与中间品［１８］，进口本身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中间品。 为此，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多通过大

力进口高技术含量中间品的形式提高最终品的技术复杂度［９ １０］。 由于高技术含量中间品进口能快速

提升最终品的国际竞争力，出口技术复杂度国外中间品依赖成为众多后发国产品快速介入国际市场

并赢得国际青睐的捷径［５ ６］。
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的发展，运用国外中间品生产高技术复杂度最终品成为企业融入世界

市场的“标准”行为和常态［１，９］，这也推动了全球价值链参与国的生产融合［１９ ２０］。 由于不同环节的生

产技术不尽相同，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不同环节经济体的获利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１９］，这激发

了学界对经济体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讨论［１９ ２１］，分工地位的高低被视为判定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

分工体系中获利能力和主导能力的重要标志［１９ ２０］。 那么出口技术复杂度国外中间品依赖会对制造业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从表现形式上来看，出口技术复杂度国外中间品依赖程

度提升可能有两种情形：一是，使用更高技术复杂度的国外中间品。 高技术复杂度中间品不仅是先发

国比较优势水平和生产技术水平的缩影［９］，更是实现产业链关键环节自主可控战略的核心内容［１９ ２０］，
也是实现由价值链长期尾随者向价值链领导者和“链主”转变的关键所在［５，１６］。 使用更高技术复杂度

的中间品不仅是将国际分工体系中更为关键、技术含量更高和获利能力更高的环节让位于国外厂

商［１６］，还增强了技术先发国设置障碍的能力，使得后发国高技术复杂度中间品的订单被国外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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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占，降低了后发国高端要素的积累能力和国际分工地位的攀升能力。 二是，在使用原有国外中间品

的基础上，新增其他环节国外中间品的使用。 这意味着中间品进口国让位更多的生产环节给国外，很
显然，这会使得该国最终出口品的国内增加值下降，国外增加值上升①，进而使得本国制造业全球价值

分工地位呈现下降趋势。 由此，本文提出假说 １。
假说 １：出口技术复杂度国外中间品依赖程度的提升会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产生不利

影响。
从表现上看，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国外中间品依赖是国外中间品对本土相应环节中间品的直接替

代，这会挤压本土中间品厂商的市场份额，侵蚀本土中间品的获利能力［１０］，不利于本土企业进行技术

革新和工艺改进，使得本土中间品逐渐远离前沿技术［３，１４］，从而不利于本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

位的攀升。 从更深层次来看，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国外中间品依赖程度提升也是国外生产要素对本土

生产要素的重构型替代［２２］。 一方面，中间品进口为进口国“节约”了大量的研发探索成本和沉没成

本，使得进口国可以“坐享其成”，这种“节约”不仅会使得进口国无缘技术前沿，还会减缓资本积累的

步伐。 另一方面，中间品由国外生产不仅会使得人力资本要素的“干中学”应用场景大幅减少［１３，２２］，
还会使得本土人力资本要素进行创新探索的机会大大减少，进而出现人力资本需求萎缩和人力资本

积累速度放缓的被动局面［１１］。 而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是制造业跻身全球价值链高尖端环节的

法宝，也是一国实现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的最核心要素［２３］。 为此，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国外中间

品依赖对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的负向作用势必导致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体系分工地位攀升受阻。
综合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 ２。

假说 ２：抑制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可能是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国外中间品依赖程度提升作用于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渠道。
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能使得产品生产成本最优化［２４］，备受国内外制造企业的欢迎，如波音飞机、

苹果手机和联想电脑等均采用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进行生产。 从目前全球经济发展趋势来看，虽然

出现了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的迹象，但以全球价值链为特征的全球生产模式并未从根本上

改变，反而出现了越来越多经济体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现象［１７］，使得这一分工模式更加稳态。
而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持续存在，可能会使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国外中间品依赖程度提升对制造业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负向冲击长期存在。 由此，本文提出假说 ３。
假说 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国外中间品依赖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作用力有一定的动态

持续性。
三、 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国外中间品依赖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测度

（一） 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国外中间品依赖测度与特征分析

以中间品进口技术复杂度与本国整体性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之比来衡量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国外

中间品依赖，该比值增大则依赖程度提升，反之则依赖程度降低。 首先构建中间品进口技术复杂度的

测度方法，根据 ＷＩＯＤ 于 ２０１６ 年公布的投入产出表结构，结合 Ｒｏｄｒｉｋ［８］ 的研究方法，首先测度投入产

出表中各国各产业的中间品出口总额：
ＴＭＥＸ ｉａ ＝ ＭＥＸＢ

ｉａ ＋ ＭＥＸＣ
ｉａ ＋ ＭＥＸＤ

ｉａ ＋ … ＋ ＭＥＸＮ
ｉａ 　

ＴＭＥＸ ｉｂ ＝ ＭＥＸＡ
ｉｂ ＋ ＭＥＸＣ

ｉｂ ＋ ＭＥＸＤ
ｉｂ ＋ … ＋ ＭＥＸＮ

ｉｂ 　

ＴＭＥＸ ｉｃ ＝ ＭＥＸＡ
ｉｃ ＋ ＭＥＸＢ

ｉｃ ＋ ＭＥＸＤ
ｉｃ ＋ … ＋ ＭＥＸＮ

ｉｃ 　
︙

ＴＭＥＸ ｉｎ ＝ ＭＥＸＡ
ｉｎ ＋ ＭＥＸＢ

ｉｎ ＋ ＭＥＸＣ
ｉｎ ＋ … ＋ ＭＥＸＮ－１

ｉｎ

ì

î

í

ï
ï
ïï

ï
ï
ï

（１）

其中 ＴＭＥＸ ｉｎ 为 ｎ国 ｉ产业中间品总出口额，ＭＥＸＡ
ｉｎ 为 ｎ国 ｉ产业中间品出口中被 Ａ国进口的额度，

—１９—
①该观点也可以从后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计算方程推导而得，见式（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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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Ｒｏｄｒｉｋ［８］ 的处理方法，可以通过如下方法测度各国行业层面中间品的出口技术复杂度：

ＭＰＲＯＤＹｍ ＝ ∑ ｊ

ＴＭＥＸ ｉｊ ／ ＴＭＥＸ ｊ

∑ ｉ
ＴＭＥＸ ｉｊ ／ ＴＭＥＸ ｊ

Ｙ ｊ （２）

其中 ＭＰＲＯＤＹｍ 为 ｍ 产业中间品出口技术复杂度，Ｙｊ 为 ｊ 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即人均 ＧＤＰ。 各国中

间品的进口来自各国中间品的出口，可以采用各国各类产业中间品进口额对其产业中间品出口技术复杂

度进行加权的形式测算中间品进口技术复杂度［８］。 为此，先测度出各国各类产业中间品进口额：
ＴＭＩＭＰ ｉａ ＝ ＭＩＭＰＡ

ｉｂ ＋ ＭＩＭＰＡ
ｉｃ ＋ ＭＩＭＰＡ

ｉｄ ＋ … ＋ ＭＩＭＰＡ
ｉｎ 　

ＴＭＩＭＰ ｉｂ ＝ ＭＩＭＰＢ
ｉａ ＋ ＭＩＭＰＢ

ｉｃ ＋ ＭＩＭＰＢ
ｉｄ ＋ … ＋ ＭＩＭＰＢ

ｉｎ 　

ＴＭＩＭＰ ｉｃ ＝ ＭＩＭＰＣ
ｉａ ＋ ＭＩＭＰＣ

ｉｂ ＋ ＭＩＭＰＣ
ｉｄ ＋ … ＋ ＭＩＭＰＣ

ｉｎ 　
︙

ＴＭＩＭＰ ｉｎ ＝ ＭＩＭＰＮ
ｉａ ＋ ＭＩＭＰＮ

ｉｂ ＋ ＭＩＭＰＮ
ｉｃ ＋ … ＋ ＭＩＭＰＮ

ｉｎ－１

ì

î

í

ï
ï
ïï

ï
ï
ï

（３）

其中 ＴＭＩＭＰ ｉｎ 为 ｎ国 ｉ产业中间品总进口额，ＭＩＭＰＡ
ｉｎ 为 ｎ国 ｉ产业从 Ａ国进口的中间品。则中间品

进口技术复杂度可以表示为：

ＭＰＲＯＤＭ ｊ ＝ ∑ｍ

ＴＭＩＭＰｍｊ

∑ＴＭＩＭＰｍｊ

ＭＰＲＯＤＹｍ （４）

其中 ＭＰＲＯＤＭ ｊ 为 ｊ 国中间品进口技术复杂度，基于式（１）至式（４）和 ＷＩＯＤ 的 ２０１６ 年投入产出

数据，可测算出各国中间品进口技术复杂度。 在此基础上，笔者进一步借助 ＵＮ⁃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数据库和

Ｒｏｄｒｉｋ［８］的方法，以如下方程测算产业层面的出口技术复杂度：

ＦＰＲＯＤＹｍ ＝ ∑ ｊ

ｘｉｊ ／ Ｘ ｊ

∑ ｉ
ｘｉｊ ／ Ｘ ｊ

Ｙ ｊ （５）

其中ＦＰＲＯＤＹ为各国产业整体层面出口技术复杂度，ｘｉｊ 为 ｊ国 ｉ产品出口额，Ｘ ｊ 为 ｊ国出口额，进而

以各国不同产业的出口额对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进行加权而获得各国整体性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
具体方法如下：

ＦＰＲＯＤＱ ｊ ＝ ∑ｍ

ｘｍｊ

Ｘ ｊ
ＦＰＲＯＤＹｍ （６）

其中 ＦＰＲＯＤＱ ｊ 为 ｊ 国产品整体性出口技术复杂度。由此，笔者以如下方法衡量一国出口技术复杂

度的国外中间品依赖（ＷＬ）：

ＷＬ ｊ ＝
ＭＰＲＯＤＭ ｊ

ＦＰＲＯＤＱ ｊ
（７）

经测度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 ４１ 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国外中间品依赖程度可知，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国

外中间品依赖程度位居前八的经济体均为发展中国家，而位居后八的经济体中只有两个为发达国家。
由此可以推定：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出口技术复杂度深化对国外中间品的依赖程度大于发达国家，这
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可能在于，发展中国家在高精尖领域的发展水平相对较弱［３，８］，在中间品领域，与发

达国家跨国公司抗衡的能力并不强，因而不得不通过进口的形式弥补这一短板，从而使得其出口技术

复杂度的国外中间品依赖系数远高于发达国家。 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制造业技术深化模式优于发展

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更容易面临外部力量的卡脖子威胁，也更容易遭遇外部力量的低端锁定困境。 从

中国的测度结果来看，中国的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国外中间品依赖系数为 ０. ９５４ ８，仅次于印度和印度

尼西亚而位居样本国第三。 这表明：首先，中国对国外中间品的依赖性非常强，具有显著的“为出口而

进口”的特征，即通过进口中间品来提升最终品出口技术复杂度；其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国外中间品

依赖程度偏高使作为世界第一大制造业国家的中国更易遭受国外卡脖子威胁。 为此，扭转制造业技

术深化的内源动力偏弱窘境和降低国外中间品依赖对中国来说显得尤为迫切。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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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测度与特征分析

借鉴 Ｋｏｏｐ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５］和王直等［２６］的研究，采用如下方法测度各国制造业细分产业的全球价值

链分工地位（ＧＶＣ＿ＰＯ）：

ＧＶＣ＿ＰＯｉｊｔ ＝ ｌｎ １ ＋
ＤＶＡ＿ＩＮＴｒｅｘｉｊｔ

Ｅ ｉｊｔ

æ
è
ç

ö
ø
÷－ ｌｎ １ ＋

ＦＶＡｉｊｔ

Ｅ ｉｊｔ

æ
è
ç

ö
ø
÷ （８）

其中 Ｅ ｉｊｔ 为出口额，ＤＶＡ＿ＩＮＴｒｅｘｉｊｔ 为 ｊ 国 ｉ 产业出口的被进口国再次出口到第三国的国内增加值，
ＦＶＡｉｊｔ 为 ｊ 国 ｉ 产业出口的国外增加值。式（８） 中各变量值主要源于王直等［２６］ 提供的分解方法和分解

结果，由此笔者核算了 ４１ 国制造业亚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图 ２ 报告了国外中间品高度依赖国

和低度依赖国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均值。由此可知：一方面，高依赖国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指数一直略低于低依赖国，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国外中间品依赖程度提升不利于

本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攀升，容易导致一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处于不利的地

位；另一方面，两类经济体的国际分工指数均值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在于，
随着全球化的演进，整合全球资源来实现利润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的模式已深得跨国企业青睐，从而

使得式（８） 中 ＦＶＡ 值持续提升，进而导致国际分工指数均值呈现整体性下降趋势。

图 ２　 国外中间品依赖高低国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均值①

①高度依赖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国外中间品依赖指数位居前 ２１ 的国家，其余为低度依赖国。

四、 计量结果与分析

（一） 模型的设定与变量的选择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各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解释变量为各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国

外中间品依赖。 为此，构建以下方程进行计量检验：
ＧＶＣ＿ＰＯｉｊｔ ＝ α０ ＋ α１ ＷＬ ｊｔ ＋ γｍ Ｘｍ

ｉｊｔ ＋ λ ｉ ＋ λ ｊ ＋ λ ｔ ＋ εｉｊｔ （９）
其中 εｉｊｔ 为随机扰动项，λ ｉ、λ ｊ 和 λ ｔ 分别为产业、国家和时间的固定效应。Ｘ 为控制变量，主要有：

（１） 行业人均工资（ＷＡＧＥ），以各行业人均工资的自然对数表示；（２） 税赋环境（ＴＡＸ），以各国总税赋

收入占 ＧＤＰ百分比的自然对数表示；（３） 贸易地理优势（ＹＨ），当一国拥有沿海优势时，设定为 １，否则

为 ０；（４） 经济运行效率（ＸＬ），以每千克当量石油产生 ＧＤＰ 的自然对数表示；（５） 要素禀赋（ＮＹ），以
ｌｎ（１ ＋ 石油等能源租金 ／ ＧＤＰ） 表示。其中行业人均工资数据来自 ＷＩＯＤ，其余数据来自世界银行。

（二） 基准检验

表 １ 报告了基准检验结果，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国外中间品依赖变量系数在六个估计方程中均显

著为负，可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国外中间品依赖会抑制产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 这表明：首
先，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国外中间品依赖是一种引狼拒虎的行为，国外中间品虽能在短期内快速提升本

国最终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但长期内其容易将本国制造业锁定于低附加值和低获利能力的生产环节，
进而抑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 而破解这一长期潜在风险的核心途径是推动内力提升，进而降

低本国制造业对国外中间品的依赖。 其次，高端中间品已经成为制衡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重要工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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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国外中间品依赖抑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的机制，既会使高技术含量中间

品供应国处于国际分工体系的有利地位（甚至持续攀升），也会使高端中间品进口国处于国际分工的

劣势地位（甚至持续恶化），助力高端中间品生产国逐步成为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链主，导致中间品

进口国变成被俘获者和被卡脖子者。 最后，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国外中间品依赖在样本国中位居

前列，因而面临的被俘获和被卡脖子风险相对较大，这不仅使中国制造业容易遭受断供威胁，还使得

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进程持续受到国外跨国公司的狙击，甚至导致关键核心环节自主可

控战略成为空谈。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结论还证实了假说 １ 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表 １　 基准检验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ＷＬ
－ ０． ３６１∗∗∗ － ０． １９３∗∗∗ － ０． １９８∗∗∗ － ０． １９８∗∗∗ － ０． １０６∗∗∗ － ０． １０７∗∗∗

（ － １１． ５４） （ － ８． ２６） （ － ８． ２４） （ － ８． ２４） （ － ４． ７７） （ － ４． ８５）

ＷＡＧＥ
０． １５５∗∗∗ ０． １５４∗∗∗ ０． １５４∗∗∗ ０． １５１∗∗∗ ０． １５１∗∗∗

（２６． ２０） （２６． ０３） （２６． ０３） （２７． ２９） （２７． ２５）

ＴＡＸ
０． １１０∗∗∗ ０． １１０∗∗∗ ０． １７０∗∗∗ ０． １７０∗∗∗

（３． ３８） （３． ３８） （５． ０７） （５． ０５９）

ＹＨ
０． ５１０∗∗∗ ０． ２７６∗∗∗ ０． ２７５∗∗∗

（２３． ４７） （１４． ０２） （１３． ９０）

ＸＬ
０． １７２∗∗∗ ０． １７２∗∗∗

（１４． ７１） （１４． ７０）

ＮＹ
－ ０． ００５ ３１
（ － １． ０８）

Ｃ
－ ０． ３８２∗∗∗ － １． ０３８∗∗∗ － １． ０５７∗∗∗ － １． ５６７∗∗∗ － １． ６９１∗∗∗ － １． ６８８∗∗∗

（ － １９． ５２） （ － ４２． ７２） （ － ４９． ３３） （ － ４０． ６８） （ － ４２． ８４） （ － ４２． ３４）
ＯＢＳ １０ ６８７ １０ ６８７ １０ ６８７ １０ ６８７ １０ ６８７ １０ ６８７
Ｒ２ ０． ９３１ ０． ９５５ ０． ９５５ ０． ９５５ ０． ９５６ ０． ９５６
固定效应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ｔ 值。 控制了国家、行业和年份固定

效应，Ｙ 表示控制，为节约篇幅，以固定效应表示均控制。

（三） 内生性检验

本部分进一步采用两种方法进行内生性分析。 （１）包含工具变量的 ２ＳＬＳ 估计。 构建三个工具变

量进行分析。 首先，借鉴施炳展和游安南［２７］ 的研究，以各国中间品进口技术复杂度初始值作为工具

变量 １（ ＩＶ１）；其次，借鉴 Ｌｅｗｂｅｌ［２８］的做法，以解释变量与所有样本国均值之差的三次方作为工具变量

２（ ＩＶ２）；最后，以除本国外的样本国解释变量的均值作为工具变量 ３（ ＩＶ３）。 （２）采用能克服内生性的

联立方程进行检验。 以式（９）为第一个方程，以 ＷＬｉｔ ＝ ｃ０ ＋ θＧＶＣ＿ＰＯｉｊｔ ＋ δｍＭｉｊｔ ＋ εｉｔ为第二个方程，Ｍ 为

控制变量，实证中以人均 ＧＤＰ 的当期项和滞后一期项作为第二个方程的控制变量。 表 ２ 报告了两类

内生性检验的结果。 列（１）至列（６）表明，在第一阶段的回归中，三个工具变量的估计系数均通过了

至少 １％的显著性检验。 为此，工具变量和解释变量满足相关性假设。 而ＫＰ⁃ｒｋＬＭ检验、ＣＤ 检验和

ＫＰ⁃ｒｋＷ 检验均表明工具变量是有效的，这表明工具变量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排他性假设。 解释变量在

２ＳＬＳ 和联立方程的估计结果中均显著为负。 可以推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国外中间品依赖抑制全球

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的机制在考虑内生性条件下也显著成立。

表 ２　 内生性检验结果

变量

ＷＬ ＧＶＣ＿ＰＯ ＷＬ ＧＶＣ＿ＰＯ ＷＬ ＧＶＣ＿ＰＯ ＧＶＣ＿ＰＯ
一阶段 二阶段 一阶段 二阶段 一阶段 二阶段 联立方程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ＷＬ
－ ０． ５０７∗∗∗ － ０． ０５０ ３∗∗∗ － ０． ３９３∗∗∗ － ２． ３９４∗∗∗

（ － ５． ４０） （ － ３． ０９） （ － ９． ６７） （ － ９．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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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续）

变量

ＷＬ ＧＶＣ＿ＰＯ ＷＬ ＧＶＣ＿ＰＯ ＷＬ ＧＶＣ＿ＰＯ ＧＶＣ＿ＰＯ
一阶段 二阶段 一阶段 二阶段 一阶段 二阶段 联立方程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ＩＶ１
－ ０． ４９７ ０∗∗∗

（ － ７４． ３７）

ＩＶ２
４． ２４４ ８∗∗∗

（８９． ６２）

ＩＶ３
０． ９６１ ４∗∗∗

（６０３． ２７）
ＯＢＳ １０ ６８７ １０ ６８７ １０ ６８７ ９ ９７５
Ｒ２ ０． ７３２ ０． ９５５ ０． ９５５ ０． ９２０
控制变量 Ｙ Ｙ Ｙ Ｙ
固定效应 Ｙ Ｙ Ｙ Ｙ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ｔ 值。 控制了国家、行业和年份固定

效应，Ｙ 表示控制，为节约篇幅，以固定效应表示均控制。

（四） 稳健性检验

通过变更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形式进行稳健性检验。 一方面，借鉴杨高举和黄先海［１６］ 的做

法，基于增加值率和生产率视角构建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ＮＧＶＣ＿ＰＯ）的新型测度方法：

ＮＧＶＣ＿ＰＯｉｊｔ ＝
ＤＶＡｉｊｔ

Ｅ ｉｊｔ
× ＳＣＬｉｊｔ （１０）

其中 ＤＶＡ 为出口的国内增加值，根据王直等［２６］的分解结果测算而得，ＳＣＬ 为行业的生产率，以行

业增加值与就业人数之比刻画，最终以式（１０）中测算结果的自然对数为被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
另一方面，出口技术复杂度国外中间品依赖程度越高的经济体对国外中间品的进口依赖可能也

会越高。 笔者以中间品进口依赖（ ＩＭＰＤ）作为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核算方法如下：

ＩＭＰＤｉｊｔ ＝ １ －
∑ ｋ ＝ １

Ｘ ｉｊｔｋ

∑ ｋ ＝ １
Ｘ ｉｊｔｋ ＋ ∑ ｋ ＝ １

Ｘ∗
ｉｊｔｋ

（１１）

其中 ＩＭＰＤ为中间品进口依赖，Ｘ ｉｊｔｋ 为 ｔ年 ｊ国 ｉ产业从 ｋ产业吸收的中间投入，∗表示从国外产业

吸收的相应值，测度数据源于 ＷＩＯＤ 投入产出数据库。

表 ３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稳健性检验 作用机制检验

替换被解释变量 替换解释变量 资本密集度 人力资本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Ｍ － ０． ７７１∗∗∗

（ － １１． ４０）
－ ０． ４８９∗∗∗

（ － ９． ７８）
－ ０． １６１∗∗∗

（ － １２． ４１）
－ ０． １７７∗∗

（ － ２． ７２）

ＷＬ － ０． ６９９∗∗∗

（ － ３． ２５）
－ ０． ２６０∗

（ － １． ８３）
－ ０． ２３１∗∗∗

（ － ２２． ９０）
－ ０． ０３９∗∗∗

（ － ５． ８８）
ＯＢＳ １１ ０７０ １１ ０７０ １０ ６８７ １０ ６８７ １０ ６８７ １０ ６８７ ９ ８６８ ９ ８６８
Ｒ２ ０． ９０４ ０． ９７６ ０． ９３１ ０． ９５７ ０． ０４２ ０． ３３１ ０． ９１７ ０． ９７７

控制变量 Ｎ Ｙ Ｎ Ｙ Ｎ Ｙ Ｎ Ｙ
固定效应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ｔ 值；Ｍ 为解释变量，列（１）至列（２）
的解释变量为 ＷＬ，列（３）至列（４）的解释变量为 ＩＭＰＤ；在机制检验中资本密集度与人力资本为被解释变量。

表 ３ 中的列（１）和列（２）报告了替换被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国外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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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依赖变量对基于生产率和国内增加值率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标依然表现出显著为负的特征，
即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国外中间品依赖程度提升会抑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的机制在替换被解释

变量的条件下依然成立。 表 ３ 的列（３）和列（４）报告了替换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结果，中间品进口

依赖变量的估计结果显著为负，可见国外中间品占比越高的产业，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越低，即过

度依赖国外中间品会对产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产生不利影响。 结合式（１１）的结论可以得到如下推

论：提升国内中间品使用比例可以成为推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的重要手段。 为此，鼓励和引导

企业优先购买本土中间品可以成为破解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国外中间品过度依赖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地

位偏低共存窘境的重要途径。
（五） 作用机制检验

前文理论假说表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国外中间品依赖程度提升可能会通过制约资本积累和人

力资本积累两个渠道来抑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 本部分结合 Ｂａｒｏｎｙ ａｎｄ Ｓｈａｐｉｒｏ［２９］ 和武优勐

等［３０］关于中介效应和机制分析方法的阐述，检验上述假说的科学性，资本积累变量借鉴陈晓华等［１１］

的研究，以资本存量密集度刻画，方法如下：

ＺＢＭＪｉｊ ＝ （Ｋ ｉｊ ／ Ｌｉｊ） ／ ∑ ｎ

ｊ ＝ １
Ｋ ｉｊ ∑ ｎ

ｊ ＝ １
Ｌｉｊ( ) （１２）

其中，ＺＢＭＪｉｊ 为 ｉ国 ｊ产业的资本存量密集度，分子为特定国 ｊ产业资本总量与就业人数的比值，分
母为 ｊ 行业世界总资本存量与总就业人数之比。人力资本变量则以各国每百万人口中研究人员数量的

自然对数表示。
表 ３ 报告了机制检验的估计结果，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国外中间品依赖变量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

负。 由此可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国外中间品依赖程度提升会对资本存量密集度变量和人力资本积

累产生侵蚀作用。 该结论为分析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国外中间品依赖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作用效

应提供了一个解释机制，即出口技术复杂度国外中间品依赖可以通过制约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

两个渠道抑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 该结论不仅证实了前文假说 ２ 的正确性，也证实了国外中

间品依赖具有引狼拒虎的特征，其会对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增长质量产生不利冲击。 结合假说 ２
的观点和机制检验结果还可以推定：加快资本积累和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可以成为破解出口技术复杂

度的国外中间品依赖程度提升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抑制机制的重要突破口。

表 ４　 滞后 １ 至 ４ 期的动态检验

变量
滞后一期 滞后二期 滞后三期 滞后四期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Ｌ． ＷＬ
－ ０． ６３４∗∗∗ － ０． ２８７∗∗∗ － ０． ５８６∗∗∗ － ０． ２３８∗∗∗ － ０． ６１１∗∗∗ － ０． １９１∗∗∗ － ０． ５０３∗∗∗ － ０． １９８∗∗∗

（ － １０． １７） （ － ６． ６４） （ － ４． １５） （ － ５． ８９） （ － ９． ３３） （ － ３． ５０） （ － ７． ５７） （ － ３． １０）
ＯＢＳ １０ ３３２ １０ ３３２ ９ ５９４ ９ ５９４ ８ ８５６ ８ ８５６ ８ １１８ ８ １１８
Ｒ２ ０． ９０４ ０． ９７６ ０． ９０３ ０． ９７６ ０． ９０２ ０． ９７７ ０． ９０１ ０． ９７８
控制变量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固定效应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ｔ 值。 控制了国家、行业和年份固定

效应，Ｙ 表示控制，为节约篇幅，以固定效应表示均控制。

（六） 动态性和异质性检验

抑制机制是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淡化呢？ 该机制若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淡化，则会在一

定程度上降低技术后发国突破中间品瓶颈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障碍的压力，为探究上述问题

的答案，取解释变量滞后 １ 至 ４ 期进行实证检验。
表 ４ 报告了滞后 １ 期至 ４ 期的动态检验结果，可知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国外中间品依赖变量在滞

后 １ 期至 ４ 期的情况下均显著为负，为此，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国外中间品依赖抑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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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攀升的机制并未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淡化，这也证实了假说 ３ 的科学性和正确性。 为此，后发国不

能将国外中间品依赖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协同优化寄希望于抑制机制自我淡化，在制定长

期经济发展战略时，仍需遵循这一机制的作用效应。

表 ５　 产业异质性检验

产业 ＷＬ Ｃ ＯＢＳ Ｒ２ 产业 ＷＬ Ｃ ＯＢＳ Ｒ２

Ｃ５ － ０． １６６∗∗∗

（ － ２． ８５）
－ １． ３６９∗∗∗

（ － １２． ４９） ６００ ０． ９８８ Ｃ１４ － ０． ２９２∗∗∗

（ － ３． ０６）
－ １． ７３８∗∗∗

（ － ２３． ６２） ６００ ０． ９８６

Ｃ６ － ０． １８６∗∗

（ － ２． ２４）
－ １． ５４２∗∗∗

（ － １０． ２５） ６００ ０． ９８７ Ｃ１５ － ０． ２１８∗∗

（ － ２． ４２）
－ １． ５３５∗∗∗

（ － １０． ６９） ６００ ０． ９８７

Ｃ７ － ０． ２３７∗∗

（ － ２． ５０）
－ １． ５６５∗∗∗

（ － １０． ９０） ６００ ０． ９８５ Ｃ１６ － ０． ２３４∗∗

（ － ２． ２５）
－ １． ８３６∗∗∗

（ － １８． ７５） ５８５ ０． ９８７

Ｃ８ － ０． １９０∗∗

（ － ２． ５７）
－ １． ４５４∗∗∗

（ － １６． ７２） ６００ ０． ９７９ Ｃ１７ － ０． ３３６∗∗∗

（ － ２． ９２）
－ １． ３５１∗∗∗

（ － ６． ５６） ６００ ０． ９５９

Ｃ９ － ０． ２１４∗∗

（ － ２． １１）
－ １． ７０９∗∗∗

（ － １４． ２７） ５８５ ０． ９７９ Ｃ１８ － ０． １６８∗∗∗

（ － ３． １３）
－ １． ７７８∗∗∗

（ － ４５． ３３） ５８５ ０． ９８４

Ｃ１０ － ０． １７１∗

（ － １． ７５）
－ １． ４７１∗∗∗

（ － １５． ３８） ５７９ ０． ９４４ Ｃ１９ － ０． ２８９∗∗∗

（ － ２． ８３）
－ １． ７４４∗∗∗

（ － １１． ２９） ６００ ０． ９８５

Ｃ１１ － ０． １９８∗

（ － １． ８９）
－ １． ５５２∗∗∗

（ － １２． ５６） ６００ ０． ９７９ Ｃ２０ － ０． ２２４∗

（ － １． ８１）
－ １． ５４３∗∗∗

（ － ９． １４） ６００ ０． ９８２

Ｃ１２ － ０． ２３３∗∗

（ － ２． ４２）
－ １． ２０６∗∗∗

（ － １１． ２６） ５６９ ０． ９８６ Ｃ２１ － ０． ２０５∗∗

（ － ２． ０８）
－ １． ７７６∗∗∗

（ － １６． ０８） ５８４ ０． ９７６

Ｃ１３ － ０． １３５∗∗∗

（ － ３． ２４）
－ １． ６３１∗∗∗

（ － ５４． ３９） ６００ ０． ９８８ Ｃ２２ － ０． ０１２ ９
（ － ０． １３）

－ １． ６６５∗∗∗

（ － １３． ２３） ６００ ０． ９７９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ｔ 值。

不同产业最终品和中间品的技术复杂度存在一定差异，不同产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也存在

差异，那么这种差异是否会影响前文抑制效应在异质性产业中的作用机制呢？ 本文从产业异质性视

角进行剖析。 表 ５ 报告了相应的估计结果，产业 Ｃ５ 至 Ｃ２１ 中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仅有

产业 Ｃ２２（家具制造和其他制造业）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不显著，这表明抑制效应在多数产业中稳健

成立。 为此，制定亚产业层面的优化政策时，仍需慎重考虑抑制效应的不利影响。 导致产业 Ｃ２２ 估计

结果不显著的原因可能在于，因其具有兜底特征，难以区分的产业均归类于该产业，使其构成比较复

杂，进而使得该产业内部差异较大，难以凝聚成统一的作用方向，进而表现出不显著特征。
五、 结论与启示

以科学构建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国外中间品依赖测度指标为切入点，本文首次细致刻画了出口技

术复杂度的国外中间品依赖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作用机理。 得到的结论主要有：（１）出口

技术复杂度的国外中间品依赖程度提升会抑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攀升，该机制不仅使出口技术

复杂度的国外中间品依赖成为一种引狼拒虎的行为，还使中间品成为制衡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重

要工具，其能助力高端中间品生产国成为有能力制衡全球价值链的链主，而使中间品进口国成为全球

价值链的尾随者，甚至被锁定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 （２）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国外中间品依赖程度提

升不仅会抑制资本积累，还会抑制人力资本规模的扩大。 为此，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可能是出口

技术复杂度的国外中间品依赖作用于国际分工的两个重要渠道，上述渠道不仅在很大程度上使出口

技术复杂度的国外中间品依赖国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被抑制，还会给经济高质量增长和可持续增

长带来不利影响。 （３）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国外中间品依赖位居样本国前列，这不仅表明中国对国

外中间品具有较强的依赖性，还表明中国产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面临的抑制压力较大。 为此，
对中国而言，降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国外中间品依赖尤为迫切。

本文所得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内涵：（１）突破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国外中间品依赖对全球价值链分

工地位抑制机制的核心手段是提升本土高端中间品的生产能力，以实现国外中间品依赖与全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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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分工地位的协同优化。 一方面，可通过以内促内的形式提升。 以产业链关键环节本土中间品做大

做强为目标，引导国内优质研究资源流向关键核心环节的基础性研发与生产过程，以快速提升关键核

心中间品的生产能力，进而培养出关键核心环节的领头羊和独角兽企业。 另一方面，可通过以外促内

的形式提升。 通过优化投资环境、加强政策扶持和减免税赋等形式吸引国外高端中间品生产企业流

入中国，进而在提升高端中间品国内生产能力的基础上，为本土企业做大做强营造更多的学习对象与

高素质人才培养机会，不断提升本土企业吸收国外中间品技术外溢的水平，进而降低国外中间品的依

赖程度。 （２）提升高端中间品之外环节产品的技术复杂度有助于降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国外中间品

依赖程度，这为中国破解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国外中间品依赖窘境提供了一个方向。 为此，应鼓励传统

企业进行生产技术改进、设备更新与工艺优化，使非核心中间品领域的生产工艺、产品品质和技术水

平得以快速提升，促进中国企业在非核心中间品领域逐步形成让产业链无法绕开和难以拒绝的技术

优势，以缓解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国外中间品依赖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不利冲击。 （３）在进口中间

品仍是中国制造业未来发展常态的背景下，改变对特定国家中间品过度依赖的窘境显得十分必要。
一方面可通过培育多国供应商等形式多元化核心中间品的进口来源地，以有效降低过度依赖单国中

间品所引致的断供和卡脖子风险；另一方面鼓励国内优势企业通过并购、入股国外中间品供应商和积

极介入国外核心中间品研发过程等形式，在逐步提高国外高端中间品可控度和本土参与度的基础上，
降低国外厂商的断供和卡脖子风险。 （４）充分发挥出口规模优势和国内大市场优势，为本土中间品生

产企业营造稳定且强有力的需求。 鼓励国内企业优先采用本土中间品进行生产，使出口规模优势和

国内大市场优势为本土高端中间品成长提供丰富的应用场景，进而为本土高端中间品做大做强提供

澎湃的动力，助力产业链关键环节自主可控战略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战略的协同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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